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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上有一种文人的儒雅风度，他的名字却和一系

列加速器的顶尖技术连在一起：世界上第一台医用电子

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他就是我

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国际著名加

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

   近一个世纪的科技人生，谢家麟以2项世界原创、3项

填补国内空白的科研成果，为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

到有并跻身世界科技前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012年2

月14日，92岁高龄的他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动荡岁月，痴迷物理

　　1920年，谢家麟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童年时

代寄居在没有子嗣的河北伯父家中。从小就喜欢动手拆

装各种装置的谢家麟，曾偷偷用家里电灯磁砣的铅砂、

爆竹店买来的黑色火药、剥下来的火柴头和旧弹壳成功

自制子弹。

　　初中毕业后，谢家麟回到父母身边。父亲曾是哈尔

滨有名的律师，后迁居北平。不错的家境使谢家麟得以

进入当时北平有名的汇文中学。他回忆说，那时自己的

业余时间都沉溺在摆弄无线电上，从矿石机到单管机、

双管机，从低频到高频，在提高收音机性能的过程中获

得极大满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谢家麟自制的收音

机竟成为全家了解战事的唯一渠道。1938年，谢家麟以

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物理系。

　　毕业后，谢家麟与范绪 一起到中央无线电器材厂

研究室工作，不久结婚。兵荒马乱的年月，他们一起随

厂辗转于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但对工作的投入仍然

“到了痴心的程度”，以至于旅行结婚时随身携带的行李

箱中，一半是研制高温真空电炉用的滑石。关于这段岁

月，有谢家麟当年写下的诗为证：“一心烧炼人笑痴，满

箱密件是顽石。春风蜜月谁为伍，火炭风箱度乱时。”

   在此期间，谢家麟还成功研制了一种新原理的地雷探

测器。由此引来当时厂内国民党党部负责人邀请他加入

国民党，并说如果不入党未来很难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谢家麟当场回绝。多年后，他在自传中写道：“由这事可

见，做实际工作，科学救国，而鄙薄权位的人生理想，从

那时已牢牢地树立在我的头脑了。”

　　怀着科技救国的理想，1947年8月，谢家麟告别妻

儿，登上赴美的轮船。仅用四年时间，他便在加州理工

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51年9月20

日，谢家麟终于等到了学成归国的日子。孰料，船至夏

威夷，包括谢家麟在内的八名留学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带回旧金山，理由是根据美国1918年的一项立法，美国

政府有权禁止交战国学习科技专业的学生离境。

　　回国受阻的谢家麟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执教一年后，

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微波与物理实验室，担任助教。1952

年,他接受了一项任务：研制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用它产生的高能量电子束流,杀死肿瘤细胞,治疗癌症。

    当时，他拿着100万美元的经费，领着一个招聘来的

退伍兵和一家化妆品公司的两个工程师及几个技术员，

经过两年废寝忘食的工作，硬是抢在别人的前面建成了

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技术要求精尖的第一台医用电子

加速器,引起轰动。“这事奠定了我一生事业的基础，我

回国之后，迄今能在加速器领域为祖国做点事，应该说

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谢家麟说。

　　正当他一举成名之际，美国移民局给他来信，要他

在做美国永久居民和限期离境之间选择，他毫不犹豫地

决定回国。

要吃馒头，先种麦子

　　1955年7月，谢家麟回到祖国，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火

热的建设和科研当中。他不仅继续在加速器的研制上辛勤

□  李舒亚  杨丽琼

谢家麟：

物理学家的“加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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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还到清华等大学讲课，到各地作学术报告，通过科

研项目培养学生。可以说，在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事业往

前迈进的一个个里程碑上，都有谢家麟洒下的辛勤汗水。

　　从斯坦福大学的试验室回到中国后，谢家麟面临着

极其落后的科研条件。他回忆说：“建国初期，国家一穷

二白，科研人员短缺，经费投入有限。当时开展的加速

器科研项目，本来应该建立在最尖端的技术、设备和材

料基础之上，但国内却没有，国际上对我国禁运，苏联

老大哥也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出售。”谢家麟迎难而上，

他形容自己是“想吃馒头，先种麦子”：给新分来的大学

生补“核物理”、“电子学”、“微波技术”、“电子直线加

速器理论”等课程；没有试验用的元器件和装置，就带

着学生动手制作。1964年，他们终于研制成功了我国第

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

　　这台加速器的问世，大大推动了我国电子直线加速

器的建造和应用，带动了大功率微波电子元器件的研制，

在辐射消毒、灭菌保鲜、肿瘤治疗、集装箱检测、环境

保护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在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

这曾是几代中国物理学家的梦想。1972年，由著名物理

学家张文裕牵头，包括谢家麟在内的18位科学家参与撰

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议，得到了周

恩来总理的批准。

    “文革”结束后，中国科学家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中

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升科技水平的愿望更加迫

切。1979年，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签订了中

美科技合作协议，高能物理合作就是其中的一个子项。

自此，作为中国研究加速器首屈一指的物理学家，已年

过花甲的谢家麟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中美两国，全身心投

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工程的研制。正负电

子对撞机是世界高能加速器的一次革命，是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的科技，但是难度非常大，以至于有人说，以当

时中国的薄弱基础要想建成BEPC，就好比站在铁路月台

上，要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跳上了就

飞驰向前，如果没有抓住，就会摔下来粉身碎骨。

　　然而，由谢家麟带领的团队，克服了一个个重大技

术难关，最终跳上了飞驰的特快列车。1988年10月，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对撞，被视为中国科技发展史中

的一个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里程碑。邓小平在参观建成的

BEPC工程时说：“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

之地。”对于这项普通人不太懂的高精尖技术，媒体普遍

的报道是：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

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谢家麟也写下诗篇表达自己的欣喜和豪情：“十年磨

一剑，锋利不寻常。虽非干莫比，足以抑猖狂。”

　　1990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谢家麟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领导者

和总设计师，在获奖人员中排名第一。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几十年来，时常有人问谢家麟，是否后悔当年回国

的决定，因为如果留在美国，他也许可能获得更大的成

就。他的回答永远是：“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感到非常庆

幸，做了正确的选择，使我有机会施展自己所学的知识，

为祖国建设服务。我留在美国工作只是‘锦上添花’，而

回到祖国则是‘雪中送炭’。”

　　如今，通过在加速器领域的研究和建造，谢家麟培

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为中国实验核物理、加速

器物理及技术和电真空工业的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

　　高龄之年，谢家麟仍舍不下科研。近20年来，他又

研制成功自由电子激光，使用创新的“前馈控制”方法

提高了直线加速器的性能。在80岁高龄后还研制成功了

一种实用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通过简化电子直线加速

器的结构，既提高了性能，又降低了造价。

　　中科院高能所的同事周述感慨地说，谢家麟付出了

常人双倍的努力进行科研。“他四十岁时，健康状况不

佳，医生规定只能工作半日，但高能工程期间，他一直

是投入全天工作。”周述曾问，以他的身体条件，怎么能

完成这么多工作？谢家麟回答：“我的身体好比一盏灯油

较少的油灯，我可以将灯芯拧小点儿，慢慢点燃，也可

以长久地发光。”

　　2007年，谢家麟感到“在人生旅途到站之前，有责

任把自己的足迹记录下来”，给后来人“作为他们人生道

路的参考，或许可以增添他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于是

躬身伏案写作，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自传《没有终

点的旅程》，意为科学技术永在发展中，没有终点。他将

自己多年的科研经验总结为三句话：做研究工作的最大

动力是强烈的兴趣，书本知识加上实际经验是创新基础，

科研的敌人是浅尝辄止、知难而退。

　　2011年，谢家麟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生毕业。现在，他

仍然坚持每周一到中科院物理所上班，继续关注着加速器

事业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继续着“没有终点的科学旅程”。

　　谢家麟曾评价自己一生“只顾埋首拉车，拙于人事

交往”。对于荣誉，他看得很轻，一些重要的荣誉奖章或

证书，他可能很随意地就不记得放在哪里了。对于自己

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老人平淡地说：“我

是很一般的人，既不十分聪明，也不十分能干。我能获

奖，说明一个人不管资质如何，只要不断努力，就能取

得成绩。这个奖虽然是颁给个人的，但我认为这是对我

们整个加速器团队的肯定，是对几代人工作的褒奖。”□


